
33 版

校对：刘宏伟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尹 瑶 编辑：宋亚娟

海棠香国 郭志全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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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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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
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
陈
德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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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报之恋

四十年，在人的短暂一生中，
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为壮年的
时期，《乐山日报》从创刊伊始到今
天，也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不断
扩大影响，在地方报刊之林中一
枝独秀的成长过程。四十年来，
我有幸同家乡这份报纸一起经历
了岁月沧桑，喜乐欢欣，见证了它
的成长过程，巨大变化。在我的
写作生涯中，是他不断提供发表
作品的平台，伴随和支持我不断
前进。在此，我谨以一位老朋友、

老作者的名义，向《乐山日报》创
刊四十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感谢。

一份地方报纸，除去不折不扣
地宣传贯彻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方
针政策外，还必须体现出人无我有
的鲜明地方特色，充分反映当地
的历史文化、人文风物以及本地
人独有的精神风貌。这一点，《乐
山日报》副刊表现尤为突出，也深
受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欢迎。记得
前两年，街头还有书报亭售卖报

纸的时候，载有副刊的“三江周
末”就是抢手货，去迟了根本买不
到，只能空手遗憾离去。市民对
这张报纸的喜爱之情由此可见一
斑。

春雨润物，培土育花。四十年
来，“三江周末”的历任编辑、记者
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尽心竭力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断发
现和培养新人，为繁荣和发展乐山
的文学艺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当今活跃在各级文坛的乐山

作者，大都从这里起步，开启征程，
不断向文学创作的高峰攀登。

我个人从事文学创作多年，写
作中也和“三江周末”结下了深厚
情缘。特别是近些年探索、研究乐
山历史文化的散文、随笔，承蒙不
弃，也大都在“三江周末”与读者见
面，起到扩大乐山影响，宣传桑梓
文化的较好作用。相信编辑和我
一样，也会对为此付出的辛劳感到
由衷的欣慰和自豪吧！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电子阅读

盛行，纸质刊物和报纸的阅读量大
为减少，但党报的地位和作用仍
不可替代。广大读者仍要通过
《乐山日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聆听市委、市政府的声音，仍要通
过这张报纸了解本地的新闻和
热点，也需要报纸继续为文学作
者展示才华、发表作品提供平
台。为此，我衷心祝愿“三江周
末”这方文学苗圃能不断深耕细
作，让“海棠”香艳的鲜花继续盛开
嘉州！

一个春意融融的日子，我正为“网课”
与外孙纠缠，忽然收到乐山日报副刊编辑
的QQ留言，约我写一篇有关乐山日报的
回顾性文章。这个约稿无疑是一把锋利的
锄头，瞬间掘开了我的记忆河堤，有关《乐
山日报》的往事汹涌而出。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童年时
只知百里之外有座嘉定城，那里有座古老
的乐山大佛。后来进城上高中，听说有位
张姓学长的父亲曾经在《红乐山报》做过记
者，不过这张报纸已停办。那时就想，一个
600多万人口的乐山地区，焉能没有一张
报纸？说来也是缘分，我从学校毕业参加
工作的那年，也是《乐山报》诞生的年份。
那时所在中学订的报刊里，就有一张《乐山
报》，小四开版，铅字排印，来得很及时，消
息也大多是周边事，阅读起来很亲切。所
以每当一摞报刊送来，我总是抽出这张报
纸先睹为快。

那时青春年少，喜欢写作，却心高气
傲，发誓要做路遥要做周克芹，不断往那些
大报大刊投稿，但屡投屡空无有战绩。后
来有写作的朋友提醒我，可先投《乐山报》
试试，练练胆和笔。1984年早春，果然收
到《乐山报》寄来的样报，上面刊载了康鉴
老师编发的我的两首诗，内心的喜悦不言
而喻，从此和这张报纸结下了缘分。1990
年我调到夹江县政府后，不仅写副刊稿，也
配合工作写消息、通讯、言论等，偶尔也投
投调研文章。其时，《乐山报》已经扩版为
《乐山日报》，和川报一样的大四开版，容量
更大了，栏目更多了，版面更活了，阅读的
受众面更宽泛了，我也更喜欢了。

1995年夏天我调到乐山，在某机关干
着替人捉刀的差事，从此和这座城这张报
结下了更深的缘分。尤其是见证了一座城
市与一张报纸的发展与荣光，感受到了《乐
山日报》在表达城市文化、涵养城市精神、
更新城市理念、塑造城市品质上所作的努
力和贡献。

《乐山日报》的四十年峥嵘岁月，也是
这座古城蓬勃发展的时期。其间报纸用长
长短短的文字加图片，真实记录乐山的改
革开放历程，见证城市在东扩西进南拓北
延中的涅槃与蝶变，让我们在阅读她的文
字时，能强烈感受到城市的强劲脉动，感
知到城市的进步与荣耀。无论当年合资
企业的大胆引进、壮士断腕的企业转制、
高新区的成立和发展、中心城区的经营建
设，还是近年的交通建设大会战、城市建
设的大推进、总部经济的大发展、旅游产
业的大振兴，都能在《乐山日报》上找到对
应的版面。同时，报纸用了更多力量关注
民生，城乡的危旧房改造和拆迁还房，老
百姓的就医就读就业等，市民最关心最现
实的问题，点点滴滴记心头，一枝一叶总关
情。

而对于这座古城，《乐山日报》更有一
份担当。三千年的时间长河，塑造了乐山
独特而隽永的文化气质。这种城市品性，
也决定了《乐山日报》的办报思路，或多或
少、有意无意地左右着栏目设置和稿件采
编，尤其体现在报纸副刊的编排上。品牌
副刊“海棠”，是展示城市文化品质的一扇
窗口，一直伴随着报纸的成长。还包括陆
续出现的“旅游”“探索与发现”“文化”“摄
影与绘画”等，刊载其中的众多作品，无不
彰显出乐山城市的内涵与特性。而且报纸
副刊还由原来的一个个文化栏目，扩版成
相对独立的“三江周末”副刊，以及后来《三
江都市报》的“嘉定坊”“品读”等文化副刊，
报道城市文化，打捞城市往事，书写城市的
梦想与追求。

城市的发展与《乐山日报》的成长，我
和其他读者一样，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
证者。身在古城的二十多年里，无论因公
因私，我和这座城这张报的感情都难以割
舍，与报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重大调研
或大型会议，经常需要跟报社的记者部联
系安排采访。有时也将自己写的东西，拿
去向报纸的大编们讨教。报社的地址从鼓
楼街到土桥街，从海棠路到铁门坎，每一个
行进的驿站我都曾造访，熟悉报社很多的
编辑、记者，和他们成为朋友，常约了一起
喝茶聊天，其间话题总会触及这座城这张
报。

四十年岁月匆匆，但我还不想说四十
年成就辉煌。正如我们的城市发展还不够
辉煌一样，报纸的发展也还需风雨兼程。
我只想说：因为有了这张报纸的存在，这座
城市才会更加精彩，我们的生活才会更有
滋味。

喜欢报纸副刊，几十年来在文学的大地上
溜达，看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更喜欢《乐山日
报》“三江周末”，这是家乡的日报副刊，是我
劫后重生的心灵家园。

我在首都文艺界当兵13年，是唐山大地
震的幸存者，1982年带病回乡。一回来，我就
与《乐山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渔场吹进改
革风》《曹山上的新集镇——牛石场》《用法要
对人对己一个样》《菜刀王——李培德》《宋祥
恺与他的十大部历史名著手抄本》《乐山泥人
——李文海》《永青阁传人力撑民间技艺》《我
所经历的唐山大地震》《家乡的抬杠杠歌》……
到底先后发了多少诗文，已经找不齐了。
1998 年特大洪水，我独自去灾区采风回来
后，痛定思痛，回到老家四夹沟，一口气写出
了生态纪实中篇小说《七峰山上的枪声》，并
投给了“三江周末”。那年月我给报刊投稿完
全是手抄，当时编辑收到了我邮寄的稿子前
半部分，素不相识的版面责编李新华老师立
即给我回信决定连载，并邮寄了他的散文小
说集《燃烧的河》与我分享交流，信上要求我每
个周五之前必须把稿子送交陈凌老师负责编
排。

一个劫后重生带病回乡的文艺老兵，如果
没有了手里的这支秃笔，心灵该怎样安放，我
真的无法想象。我天生偏爱玩耍笔杆，11岁
就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几十年一路写来，就
像抽烟喝酒一样成了瘾。说实话，我压根儿不
怎么考虑名利，尤其是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死而
复生，在太原医院经过了长达700多天的治疗
才又重新站了起来，对名利早就看得淡了。
1993年秋，我应邀回京参加“当代文艺现状
与发展”专题研讨会，四川省农民诗书画艺
协会帅韧老师请我把他主编的丛书《天府民
歌》第一辑小样带去，会上我发言拿出这本
书，谢冕、崔道怡、牛汉、李小雨、蓝棣之、邹
静之……许多老师都跟着发言大讲民歌，大
讲草根，大讲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后来，
我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散文《家乡的抬杠杠
歌》里，刊登在“三江周末”上，标题还做了导
读。

2003年“非典”期间，我应聘到当时的通
江镇文化中心上班。“非典”过后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萌生了盘活向家班狮舞的念头。向狮子
从清朝嘉庆年间搭班，两百多年代代相传十分
不容易，眼看没有市场就该断代了。我心一
热就写了《向汝章与通江狮舞》，立马获得“三
江周末”的支持和响应。向狮子从此一天天
走红，声威大振，市场效果越来越好。向狮子
有了第5代传承人周雪明、王开悟、王世华、
杨俊、游建文几师兄的共同努力，我以乐山本
土文化元素创设的每一个新动作新招式，他
们都刻苦排练，“三江涌潮”“大佛坐禅”“灵
猴捞月”“金顶拏云”“狮拱福门”等招式，无不
受市场欢迎。向家班真的火了，每年公益、半
公益和市场商演八九十场，创收以艺养艺略有
节余，小子们越干越起劲。2011年，向家班狮
舞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向家班确实火了，“三江周末”不断鼓劲推
出一篇又一篇特稿：《向家班，嘉州舞狮人的大
舞台大梦想》《毛万安：龙狮舞要一代代传下
去》《龙腾狮跃——民俗点亮嘉州新年》《女子
龙舞，花开嘉州别样红》《从草根到非遗，向家
班狮舞吐故纳新》……一篇又一篇图文并茂的
文章，给了向家班舞龙舞狮的帅小子俏姑娘们
莫大的鼓舞，莫大的鞭策。眼下的向家班龙狮
舞，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早已是乐山文旅市
场上的一张名片。身为向家班艺术总监，我不
敢说有成就感，至少可以说向家班是自己的得
意之作。

人，活着，总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爱好。
我酷爱笔墨几十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走过
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一直喜欢在报纸副刊寻找
精神寄托，钟情于“大地”“原上草”，钟情于

“三江周末”。是她们给我鼓劲，让我成了舞龙
舞狮人，让我的劫后余生越活越精彩。

早晨，睁开惺忪睡眼，打开手机
APP，浏览阅读乐山日报副刊“三江周
末”，便是我每个星期日的第一件事。有
时，从7时到12时一直看不到电子版，这
是让人特别难熬的时段，点击点击，不达
目的是不会罢休的。经年累月，我与“三
江周末”的情缘可谓是“桃花潭水深千
尺”。

这千尺情缘，缘于我一直行进在副
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之上，我既是
副刊文章的读者，也偶尔幸为文章的作
者，时间跨度近四十年。

读到第一份小四开的《乐山报》，是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仁寿师范的图书阅
览室，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故乡仁寿的报
道和副刊美文。后来，走进小凉山一个
偏僻落后、沟深雨多的小镇学校，最让我
满意的是悬挂整齐的一排报夹子，虽然
总是迟来一个星期，也几乎没有当地的
内容，但它让我时不时了解到几百里外
老家的新鲜事，甚是亲切。更有点小确
幸的是当地有一个邮政代办点，我没忍
住诱惑，一口气订了许多报刊杂志，结账
时口袋吃紧。没想到我的脸红尴尬打动
了代办员曾大叔，居然同意我赊账，每月
工资到时付一部分，四个月还清，可能这
是当时我享受的国内最早的一笔“分
期”待遇之一了。

几年后，我调到条件较好的学校，却
因少不更事而遭遇婚姻裂变。独在异乡
的我陷入绝望，每天形只影单，沉闷郁
结。感觉无处可逃时提笔而涂，一篇《男

儿有泪不轻弹》的千字小文一气呵成，读
来颇有点阿Q自慰的可笑味道，不管他
的，找个信封就投到邮箱去了。生活寡
淡无味地继续着，谁知一月之后，我收到
了《乐山报》副刊样报，在版面中间位置，
《想哭你就哭》的大黑标题下我的名字是
那么打眼！时任编辑的康鉴老师真是抓
住了我的灵魂和痛处，这个标题击中了
要强的我心中最柔弱的地方。捧着这张
小报，在我蜗居的那个不足2平方米的
楼梯间小屋里反复阅读，放下坚强，不再
忍耐，一任泪水婆娑……

那年暑期，我照例回到仁寿二峨山
下的故乡，正在地里劳作的乡亲们一见
到我都停下手中的活计，纷纷求证《乐
山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是不是我写
的，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村干部当即宣
布晚上在村委开会，邀请我参加。不巧
的是那晚停电，但乡亲们都来了，本家
的村支书拿出一摞报纸，要求我为乡亲
们朗读报纸，当然也要读我发表的文
章。我欣然应允，就着射破夜色的马灯，
围绕在光圈里的乡亲们，一双双眼睛亮
闪闪的，在村支书的策划下，在这个名叫
酸枣儿湾的冷清清的小山村里，一场史
无前例的“朗读会”热腾腾的开始了……
这个小山村夜晚的朗读会，虽然比起央视
策划由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来说微不足
道，但却足足早了17年。这场朗读会让
我知道了乡亲们的牵挂和骄傲，激励着
我写出了更多让乡亲们爱看的文章。

后来，出于“能写会作”的小缘由，我

调到城里专门从事宣传工作，面对每天
一大摞的报纸，我和同事们抢先寻找的
就是《乐山报》，最心向往之的当然就是
能找到自己的拙作小文，闻着淡淡的油
墨清香品读，甚而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
美美地珍藏。几年间，我越来越体味
到报纸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分量，甚至
其潮流作用，更加用心用力，描写荞坝
小镇、彝族苗族故事、大风顶等各类题
材的文章陆续登上国内报刊杂志。那
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可
爱的奥运福娃晶晶早已火遍了全世
界。我听说奥运福娃晶晶的祖母正是
二十多年前在马边发现的大熊猫苏
苏，感觉这是个重磅题材，于是我背上
干粮，深入彝家山寨，历时月余，采访
相关人员百余人，并与尚饲养在苏州
动物园的苏苏的饲养师取得联系，以
《奥运福娃晶晶：“根”在马边》为题揭
开了苏苏尘封了二十年的鲜为人知的
秘密故事，省、市多家报纸副刊相继采
用，引发探秘“奥运第一家庭”与四川
彝族人民情缘的热潮。后来，我被聘为
《天府周末》特邀撰稿作者和《乐山日报》
通讯员，获得了省、市的许多肯定和多项
省级报纸副刊奖。

我曾自诩半个报人，可现今，我已过
了激情岁月，变懒惰了，很少写文章了，
但多年来养成的读报习惯难以自弃。我
想，在我的余生，报纸副刊依旧是一道美
丽的风景，我与报纸副刊的情缘也将一
直延续。


